
这应是世界上最小的“岛
屿”，几平方米的面积，一
眼望去尽收眼底：一张婴
儿床、一个保温箱，一台冷
暖式空调。清新明亮的碎
花外饰，在阳光下显得温
馨宁静。而到了夜晚，这
里却不定期地上演着一幕
幕悲欢离合的伤情故事。
此前不久，民政部要求各
地根据实际试点“婴儿安
全岛”，作为全国首个“安全
岛”的创办者石家庄社会
福利院再次进入公众视
野。“婴儿安全岛”也再次
被推向舆论风暴的中心，
一场“纵容遗弃还是人性关
怀”的讨论重新被点燃。
“改变不了社会遗弃婴儿
的行为，但我们可以想方
设法改变婴儿被遗弃的
后果。”石家庄社会福利
院院长韩金红回应说。
郑州晚报记者 王战龙
石家庄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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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代“安全岛”已经退役，
取而代之的是一座 8 平方米的
新“岛屿”（如上图），除了疆土扩
大，这里还增加了冷暖式空调和
红外线感应报警器。

只要推开门，红外线感应报
警器就被触动，四五米外的门卫
室铃声响起，等到门卫值班人员
赶了出来，“岛”上便会增加一个
新成员。他们或在襁褓中甜蜜
入梦，或“哇哇哇”地大哭，包裹
内，奶瓶、尿不湿，一张寥寥数语
简介病情或出生年月日的纸条。

“最早的只有 2.5 平方米。”
秦波，福利院业务科工作人员，
指着院内屋檐下保存的第一代

“安全岛”说，2011 年 6 月 1 日，
作为全国首家的石家庄社会福
利院婴儿安全岛落成投入使用。

和其他城市情况类似，医
院、公园、社会福利院周边是婴
儿被遗弃的高发地段。此前，每
月有10个左右的孩子被遗弃在石
家庄社会福利院附近的马路边、

草丛中，甚至厕所内，因不能及时被发
现，无法得到有效救治而夭折。

“很多孩子被发现时不是冻
伤、热着，就是被蚂蚁、蚊虫叮
咬，存在不同程度的外伤。”秦波
皱着眉头回忆说。

在“婴儿安全岛建立之前”，院
长韩金红曾试图联系到弃婴父母，
游说其将孩子带回家，他善意地猜
测，“也许父母只是一时糊涂”。

几年前，韩金红起初曾“成
功”说服一弃婴的父母，他们来
自农村，孩子生病需要花费 3 万
元，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
8000 元。他们带走了孩子，但
到了晚上，又悄悄地将孩子放在
了福利院门口。

“既然无法阻止弃婴的发
生，那么，与其把孩子遗弃在难
以被人发现的角落，我们为啥不
设置一个专门的设施来保护他
们？”韩金红认为，安全岛弥补了
婴儿被弃和入院这段接收程序
链条上的薄弱环节。

最初的安全岛并没有红外
线报警装备，安全岛的巡视由门
卫兼任，“每两个小时巡查一次”。

石同桃，小岛接收的第 21
个弃婴。在一个阴冷的早晨，门
卫安玉红发现了这个皮肤雪白
的女婴，她怀里还揣着张红色小
纸条，写着“2011 年 1 月 20 日 10
点出生”，刚满10个月。

“其实，（安全岛）启用后没几
天，就有孩子被送来。”秦波说。

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始建于
1917 年，安全岛的推出，让这个
河北省会城市的福利院成为“众
矢之的”。

“全国第一家，那个压力你
都没法想象。”秦波说，当时，争
议的核心依然是，“人性关怀还
是纵容遗弃”。

有人认为，弃婴是违法行

为，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，
“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
任的事”，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，
甚至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。

事实上，“婴儿安全岛”并没
有像舆论预想的那样引发弃婴
激增。

公开的部分数据显示，2011
年 6 月至年底，婴儿安全岛接收
婴儿 24 名，而石家庄社会福利
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
75 个，低于 2010 年同期的 83 个
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。

现在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接
收的弃婴每个月10名左右，和以
前并没有大的出入。相反，“以
往遗弃在福利院附近的婴儿入
院后存活率约三分之一，弃婴进
入安全岛后，死亡率明显降低。”
秦波说。

采访那天，石家庄难得
一见的好天气，天空湛蓝，阳
光透彻，福利院康复区内，四
个孩子在保育员的带领下玩
着游戏。

一小女孩举着杯子，向
着刺透窗户的阳光，瞪着漆
黑透亮的眼珠特认真地咕哝
了一句，“叔叔……”杯子的
水里泡着几块不规则的橡皮
泥——她亲手调制的“奶茶”。

看到记者，几个小孩拉
着记者的衣角，咕咕哝哝地
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但根本
没有一句完整清晰的句子。

他们个头不高，看着像
三 四 岁 ，如 果 不 是 保 育 员
的 提 醒 ，根 本 无 法 想 象 他
们已经是过了 5 周岁将近 6
岁的孩子。

秦波说，这算是福利院
状况比较好的孩子，因身患
疾病，相比同龄小孩，福利院
的孩子大都身体发育迟缓，
智力上也有明显差异。

大多数人对于弃婴的认
识来源于电视或者报纸，镜
头下，他们渴求温暖的眼神
让人不忍直视。

在秦波看来，能够被大

家看到的，只是福利院相对
健康的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都
是“重症患儿，身体患有严重
疾病并伴有并发症”，很多都
是父母家人在专业儿童医院
无法治愈而被抛弃的。

秦波，上班 10 年，毕业
后即入福利院工作，他说，
弃婴中像“兔唇”这样的轻
微病症患儿不多见，“许多
弃 婴 坐 在 轮 椅 上 ，全 部 依
靠阿姨们照顾”。

安全岛红外线报警器响
起的时候一般在深夜或者凌
晨，铃声划破漫漫长夜，等门
卫室值班人员出来时，门口
的路上已是一片沉寂。

“决心扔掉小孩，他们应
该是白天踩过点的，不想被
发现。”秦波说，即便有可能
追上劝说他们带走孩子，“谁
能保证他们不会把孩子扔到
另一个地方呢？”

在福利院门口这条并不
宽阔的马路上，一侧是破落
的厂房，或许那些扔掉孩子
的 父 母 ，曾 躲 在 夜 色 的 墙
角，偷偷地远望着自己“宝
宝”就此骨肉分离，沉默，纠
结，落泪。

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并
不好找，即便是被称为“城
市活地图”的出租司机，也
皱着眉头思量了许久，冒出
了一句，“好像是那儿，咱走
着看吧”。

沿着槐安西路过西二
环，途经一条诗情画意的小
路时光街，从西侧一条并不
起眼的小胡同进去，行数百
米后又一岔路口，角落的牌
子标识着右拐箭头和石家庄
社会福利院字样。

路的尽头便是福利院，
“婴儿安全岛”则位于福利院
门口。自安全岛投入使用以
来，共接收弃婴 181 名。但，
作为首创者的石家庄，现在
也仅有这么一座。

“媒体不应该神化安全
岛的作用。”秦波坦言，安全
岛的意义在于变以前的被
动 接 收 到 现 在 的 主 动 接
收。现在的安全岛也只是
缓解了福利院周边区域的
弃婴问题，“收治的弃婴大
概占到整个福利院收养弃
婴的三分之一”。

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也曾
设想在医院、车站、警务室
等其他弃婴高发地段多设

几个“婴儿安全岛”，但 24
小时人员值班以及场地设
立都非福利院一家之力能
解决。

仅福利院的接收流程就
可管窥一斑：发现弃婴后，工
作人员首先要报警，确定婴
儿身份，业务科根据婴儿身
体情况安排转入医院治疗或
直接入福利院，接受专职医
护人员的检查诊疗，之后进
入隔离室观察治疗。

秦波说，接收弃婴过程
不仅是福利院的事，还涉及
到 民 政 局 、公 安 局 、卫 生
局、财政局，甚至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局等多部门的通
力协作。

“建立一个以民政部门
牵头的，公安、城管、财政、卫
生、社保、规划等多个部门配
合并参与、各负其责的模式，
形成统一的没有缝隙的‘孤
残儿童保障链’是非常必要
的。”韩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
时谏言。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
婴儿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呵
护。”背着冬日阳光，婴儿
安全岛门口的警示语清晰
温暖。

从2.5平方米到8平方米

弃婴进入安全岛后，死亡率明显降低

能够被大家看到的
只是相对健康孩子的一小部分

壮大“安全岛”并非易事


